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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保安这个角色，在我们的生活中十分常见，但

我们是否曾注意过他们的汗水，是否曾停下来与他

们交谈，甚或有一个眼神的互动，他们大概就是我

们身边“最熟悉的陌生人”。作为记者，我本身就是

一个夜归人，每一个加完晚班的日子，我已经习惯

了小区门口岗亭里亮着的那盏小灯。每个深夜，当

我看到那一束光的时候，我的心瞬间安定了下来，

他们就好似代替着我的父母在守望我归来。我知

道，我的父母亲已经安然入睡了，而我的安全到家，

会让他们的梦更加安稳、甜蜜。

姓名：高德员

职业：保安

姓名：张心想

职业：跑腿小哥

记者手记：
在外人看来，跑腿是提供简单跑腿、配送服务

的行业，但对于“张心想们”来说，却有着更深的理

解。这个行业看似简单，却能够比其他任何行业更

多地接触消费者，并了解在不同时段、季节、节日

中，各类人群的消费习惯，进而可以摸索规律、探寻

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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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永康做跑腿小哥的，实属常见。今年30岁的
张心想全职做跑腿已有 3 年，每天早上 9 时开始一
直“跑”到凌晨 3 时。没有周末和节假日，靠着自己
日积月累的诚信在跑腿业口碑颇丰。

类似于张心想这样，活跃于社交软件上的“跑
腿小哥”以外地人居多。他们活跃在城区的大街小
巷，如果顾客特殊要求也会去各个镇街区，或者是
外地。业务中除了配送餐饮、日常代购以外，他们
还会充当快递员、带话员，甚至帮人告白、替人存
钱、陪人看电影、帮人搬家、装窗帘、装灯泡⋯⋯

“其实，我们这个工作的前提就是相互信任。”
张心想表示，自己之所以从事这份工作，除了报酬
以外，另一个很大的动力就是，在得到他人信任及
感谢时的那份快乐。三年前的张心想，还是一名推
销啤酒的业务员。从零基础接触跑腿这一行业，到
最终决定以此为职业，他只花了三个月时间。

张心想告诉记者，最初自己对于配送的印象，
就是来自于“饿了么”“美团”这两家的送餐员。后
来，由于网购越来越普及，深感售卖传统生意前景
黯淡的他，开始寻求新的出路。“我当时就认为，服
务业发展趋势会越来越好。”在美团平台上进行三
个月了解后，他作了一番比较，然后决定自立门户
成为一名全职跑腿小哥。

如今，张心想每个月至少有 6000 多元的收入，
相比做小生意要高出不少。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不
但收入变多，还没了以前做生意时的心力交瘁。尽
管如此，张心想也坦言，做跑腿对于体力及身体的
消耗确实很大。只要顾客有需求就要尽量满足，这
一要求使得张心想在时间上常常没有固定性，这对
于他的心理和体力都是一种挑战。

“最早的单子可能是5点多让你帮忙买早饭，最
迟的时候，凌晨两三点让你去买夜宵。”张心想表
示，虽然不会有什么大的压力，但时间上确实由不
得自己把握。

张心想强调，跑腿这一行业重点就在于“跑”。
现在的人时间紧，也喜欢舒适，当天气不好或者不
愿出门时，都会来找他们代办事。每当天气恶劣
时，便是他们的旺季，天气越是恶劣，订单就越是
多。

去年一次雨天的经历，让张心想印象深刻。那
天雨特别大，迎面而来的风夹带着瓢泼的雨，让张
心想很难看清眼前的景象。与此同时，等着吃饭的
顾客一个接一个的催促电话，加上手机上不断提示
的新增订单，让他心急如焚。“那个时候，连坐着骑
电动车都是煎熬，恨不得多几条腿。”张心想说。

来自顾客的误会甚至是发脾气，是张心想在工
作中除天气之外，需要克服的最大挑战。部分顾客
因不了解配送过程或没有表达清楚购买东西的型
号，常常会误以为是耗费配送时间，进而大发脾气，
甚至取消订单。每每如此，张心想便前功尽弃。张
心想说，做服务行业，受点委屈在所难免。“如果连
一点委屈都受不了，那服务业也就不用做了。大部
分顾客还是很友好的。”

此时，在城市夜幕下，有些人还在为生活奔波，
有些人还在恣意着青春。张心想手机接收到一笔
夜宵的订单，急急忙忙开动电动车又直接上路，开
始了另一个“跑腿”单子。

静立于深沉的夜色中，端坐在文字的嗡嗡声和
闷热里，锐利的目光，一刻不歇地打量着周围的细
节。漫漫长夜里，我们好梦正酣，他们却枕戈待
旦。小小岗亭里的微弱灯光，如同灯塔，指引着每
一位晚归的小区业主。

晚上10时，晃眼的车灯照向岗亭，车身停住，等
待升降杆竖起。“晚上好。”随着这句清亮的男音响
起，一道身影在那狭小的岗亭里站了起来，他探出
上半身来，敬了个礼。声音的主人中等身材，穿着
藏青色的保安制服，身板儿挺得笔直，一双黑亮的
眼睛始终略带羞涩的满含笑意。升降杆放行之后，
车身缓缓前行的同时，还能听到刚刚的声音温和地
说：“请进。”

声音的主人叫高德员，今年47岁，老家安徽，在
永康生活已有 5 个年头。当保安之前，高师傅和妻
子曾在永康张罗了一家小面馆。妻子手巧，做得一
手好菜。他们想着赚了一点钱之后就把两个女儿
从老家接过来。但突如其来的一场大病夺走了妻
子的生命，小面馆也就关闭了。妻子去世后，高师
傅还是决定只身一人留在永康生活。

高师傅现在有两份工作，在晚上，他是一名小
区夜班保安；而在白天，他是一家煤气公司的运送
工。“当保安工资低，一个月才两千来元，我负责夜
班，正好趁白天多赚一份钱。”送煤气瓶，如果手脚
麻利些一个月也可以赚个小两千，加起来一个月能
赚足4000元。”

高师傅指了指张贴在岗亭旁边的调班表，上面
是他的工作时间。夜班保安需在晚上 8 时到岗，直
到次日 6 时。而后，还要到煤气公司上班往各处送
煤气瓶。一整天下来，每天的睡眠时间通常靠挤：
每天 6 时交班完毕后匆匆骑着小电动车回家，睡两
个小时；等下午 4 时左右送完煤气瓶，睡 3 个小时后
再去上夜班。

夜班保安要关注的，更多是“安全”。这既包括
住户的人身安全，也包括小区的环境安全。高师傅
说，别看夜班保安这份工作平凡，要学的东西可不
少呢。为此，小区的物业办公室多次将他们几个夜
班保安聚在一起，学习消防、防盗、搏斗等知识。高
师傅觉得，夜班保安并没有外人眼中那么险象环
生，但也不乏“惊险时刻”。一个深夜，一个人陌生
人硬闯小区。高师傅感觉不对就上前盘问。陌生
人一声不响地继续往里走，还忽然亮出了刀。小区
另一个门的保安闻声赶来支援，却被陌生人用刀划
了一下。

至今想起这事，高师傅还心有余悸。但是他还
是决定继续把工作做下去。在老家的小女儿年龄
还小，尽管大女儿老是催着他回去，但他总是说，

“我自己心里有谱。我现在一个人在这，和几个人
同住，花不了多少钱，吃饭每月有点补贴。”说到这
里，高师傅的眼圈有些发红了。


